
大漠黄沙任我行 
 
    五一又快到了，去哪呢？继续上山自虐还是? 
    我的大拖拉机跟我已经半年多了，平时总在山脚下的校园里静静的躺着，每到周末例行
工作必是擦车修车，最远到过密云云蒙峡，最糟糕的路是天仙瀑的山道，最大的作用是班车

和搬家运输车，渐渐地，自我觉得越发地熟悉它了，驾驶起来也很轻松，于是考虑该去豁豁

了。 
    节前把车着实修整了一下，全车重新喷漆，左右页子板及前眉更换，全车更换弓子板，
前后吊耳加长 4公分，用以提高底盘，加装大后视镜，从新装饰顶棚。 
    车似乎是准备好了，最终决定与蜂鸟再度深层接触内蒙，我以为这次不同于去年十一的
旅行无外乎就是路线问题，但实际是远比我想象地艰苦，也比想象地有趣和深刻。 
  2002年 5月 2日  北京―多伦 451公里 耗油 58升 
  车辆状况：良好，驾驶员座椅轻度松动 
   早八点集结于奥体东门的蜂鸟俱乐部，嘿，我还算早的，领队老阎以前是玩赛车的，一
身的迷彩，高高的个子，显得很是精神。副领队杨毅（以后简称叉子）也在作着最后的车辆

检查，虽然与两个人接触不多，但感觉都不错。我也趁势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灯光胎压一

切正常，可就在无所事事的时候，无意中发现右前轮镶了一颗钉子，因为是真空胎，所以也

不知道扎的深浅，经验老道的叉子还是建议换上备胎，以防不测，于是嘁哩咔嚓换上备胎，

队伍已经集结完毕，开始编队出发了。同行的共 13台车，叉子头车，阎队收尾，我被排在
老二，主要是照顾我的车跑不快，后面是小陆迪老梁，再后面是清一水的切切和一台 4500。 
   一路的柏油路，路况良好，出了市区，车辆渐渐稀少起来，天空飘起了雨花，头一次跟
车队，感觉不错，随着头车不断的报告路况，大家保持队形，在蜿蜒的山道上保持着不温不

火的速度，一路说笑，很是轻松。叉子讲述着一对鸡过马路的故事，刚好经过一个小村镇，

可能是有行人过马路，一个急停站住了，我正听着鸡过马路的故事，有些入神，发现前车停

下后，也跟着一个急刹，眼看两车间隙越来越近，我心里估算着这回得撞上了，还好在最后

时刻，大陆迪终于停住了，估摸着也就差一个拳头。只听见对讲机里传来叉子的声音，"我
的吗呀，什么东西黑呼呼的，光顾听故事了吧"我则吓得一身冷汗再也不敢跟的太近了。随
着路面的积水越来越多，路况也差了下来，坑洼的地方也不太容易辨认，对讲机里不知谁在

讲话："小坑看不见，大坑一闭眼"，遇到一些稍大的积水，也顾不了太多，就这样车队小试
牛刀，故事才刚刚开始。 
   中午十分，雨过天晴，在路边的小饭馆吃了便饭，一下车我便哭诉着腰酸背痛，向阎队
吐了实话，我可是头一次开这么长时间车，据阎队后来讲，一听到这个他心里咯噔一下，"
我的吗呀，我怎么把这小子带出来了。" 
    借着吃饭的间隙，插空我给每台车的前后档风洗了洗脸，也许是感觉到自己是这个圈子
的新手，免不了需要大家照顾，（事实证明队伍中车况和车技最差的是我，最拖大家后腿的

也是我，谁让我本来就抱着学习的目的来的，只是门槛高了些，还没学会走，就跟大家跑了

起来）。 
    随着海拔的攀升，队伍渐渐的上了盘山道，降到 3档，还是觉得车子没劲，有的地方不
得不用 2档冲坡，冲上坝子，眼前一亮，已是草原风光了，路况也还凑活，不知是什么时候
开始，我屁股下面的座椅开始松动，随着弯道的坡度，身子与座椅一同在摇摆，由于松动的

不是很厉害，所以也没在乎，但这对第二天穿越浑善达克沙地多少有些不利影响。 
    经过一天的奔波，终于到达了第一站多伦，一切还算顺利，除了刘伟的切切水箱有些漏
水，右前减震螺丝脱落外，整个车队基本完好。我则早已脖子梗直，右大腿酸痛的下不来车

子了。 



 
 
  2002年 5月 3日  多伦―浑善达克沙地－锡林浩特 354公里 耗油 71升 
             车辆状况：驾驶员座椅彻底松动，大灯失灵，左膀子刮蹭，前驱失灵，积水
壶颠裂，水箱开锅 4回，后轴油封漏油，机油油底漏油，排气管松动。 
 
    昨晚早早的睡了，早上早早的爬起来，检查了一下车辆，主要是看看新换的弓子板和吊
耳，又检查了水箱，感觉还好，顺便擦拭了一下脏兮兮的车身，遭到了别人的嘲笑，因为大

家都知道今天是一场恶战，只有我还不当回事。 
    加完油回来等待队伍集结，忽的发现水箱有些漏水，想必是下水管接口处，好在漏的不
厉害，于是拿出折叠水桶带了 10升备用。由于头车多了向导，于是精通 GPS和摩托车驾驶
的胡大成了我的副驾驶，没想到胡大曾经是个赛车高手，还曾经拿过名次，也正是胡大，在

后面的恶战中给了我巨大的帮助。 
    出了多伦，很快就没了柏油路，只有颠簸的石子路和坑洼的土路， 前几日的雨水积出
了水坑，看着前面的头车冲了过去，我也不躲不藏的扎了进去，只见泥水从四周围飞溅起来，

顿时什么也看不见了，还真有点越野的感觉。没走多远又是一个大坑，不敢冒然挺进，从边

上绕过，再次遭到了后面的队友的一致"嘲笑"。 
    经过沙地边最后一个村子，我们彻底进入浑善达克沙地，随着头车报告路况，得知前面
有一个大沙坡，一辆当地的农用车深陷沙地，不能自拔，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今天将要

体验一种从未经历过的生活，虽然以前坐车进过楼兰，穿过塔克拉马干，但今天方向盘握在

自己手里，还真有些紧张。等候在坡下的我看看别人是如何冲坡的，挂上四驱，加大马力，

一股劲的冲了上去，可就在快到坡顶时，有一个弯道，我的大吉普再也没劲了，陷在那里只

得倒下来，可就在这时我才被当头打了一棒，原来我的前驱根本没挂上，出发前换的轴头离

合器没有好好测试，如今发现根本不管用，而且误了大事。无奈只得挂上四驱低速，利用发

动机的扭力凭借着后轮驱动再次冲破，这回选择了另一条路线，果然发动机的声音变得疯狂

的多，动力也有所加强，但还是折在了一转弯处，而且倒都倒不下来，没办法只得等待阎队

的 6缸来救援了。看着别人一个个轻松的冲上坡定，自己心里嘀咕着：这回可现了，出去爬
山从来都是我帮别人，这回得要别人帮了。 
    同行队友和向导纷纷过来关心一下，让我多少有些安慰，但后面的沙坡还多着呢，没办
法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上路，4驱低速令发动机始终高转速轰鸣着，水温也渐渐上来了，又是
一个沙坡，紧接着是个沟槽，前面的小陆迪突然停住了，我的大陆迪也只能站住，可没了惯

性，它再也冲不上去了，左侧半个车身斜架在槽坡上，形成 40度的倾斜，由于无法后撤，
我只得缴枪，副驾驶胡大一开车门，一下子掉了出去，我担心的问：会不会翻哪？"早着呐，
翻不了"胡大自信的上了驾驶座椅，我则跑到前面观察路况，此时所有队友已经撩出很远，
只剩阎队收尾。随着飞机起飞般的轰鸣声，大陆迪先是后撤了几米，然后又吃力的攀上了

40 度的斜坡，令我立刻对胡大刮目相看，此时已经顾不上心疼车了，保证通过性，不至于
掉队才是最重要的，后面的路还长着呐，如果车队出不了沙地，后面的麻烦就更多了。 
    虽然出发时雄心勃勃的要自己跑完全程，但为了不太拖后腿，我只得让位给了胡大，大
陆迪在胡大的操控下凭借着后轮的四驱低速冲过了一个又一个沙坡，发动机转速已经到了 4
千多转，水温也接近了沸点，为了安全，决定停车加水。胡大戴着手套尝试着拧开水箱盖，

由于没有垫布，高温的水汽立刻灼伤了胡大的手指，他再也按不住了，水箱的水并着水汽如

泉水般喷涌出来，开锅了，歇息片刻赶紧加水，顾不上太多，继续赶路。 
    在一处平缓的沙地大陆迪再次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无奈只得等待救援，阎队的金切挂
上拖车绳，试图将我的大陆迪拖出困境，但以拖绳断裂宣告失败，于是又改后拖，在数人的



帮助下，车子终于挪动了，到了稍硬的地面，胡大再次疯狂的从另一条路冲破，但行进到一

半时，再度歇菜，无奈只有两驱，而且大陆迪加上架子，自重已经等于坐了 6个人。还是阎
队经过数次努力才将大陆迪摆脱出来。 
    拖车绳已经费掉了 4根，后面不知还有多少险路等着呐。追上大部队发现前面的一片沙
地抛锚着一辆切诺基，王龙昆的大切歇菜了。自知帮不了别人，还是自顾自吧，自己能通过

不需别人帮忙已是对别人最大的帮助了。胡大分析了一下路况，加大马力做第一次尝试，正

如我所料，还是陷了进去，与此同时小陆迪前来救助大切诺基，本想用绞盘营救，可电瓶没

电，只得另寻出路，可一不留神，车灭了，由于电瓶亏电，再也打不着了。这下可好，三台

车陷在同一块沙地，可够阎队收拾的。 
    阎队先把我的大陆迪拽出了沙地，接着救助小陆迪，最关键是打着车，大伙齐动手试图
将小陆迪推着，但经三番五次的尝试，均告失败，最终还是阎队凭借高潮的技艺将小陆迪救

出来，又经过大伙齐出力，小陆迪的发动机终于再次轰鸣起来。只剩下切诺基了，阎队使用

同样的办法，从后面把它拽了出来。总共耗时约一个钟头。继续赶路，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

我一点也没闲着，右腿一直绷着劲，不知是在踩油门还是刹车，总之还处于驾驶状态（回到

北京后腿是放松了，可夜里做梦一直在开车，每天早上醒来一定是踩着刹车的，这种状态持

续了 4天。）赶上大部队，发现他们正在休闲的一塌胡涂，有的拿出了折叠座椅，有的摆着
各种姿势在照相。我们则见缝插针忙着加水，谁让我们的车不给劲呢。 
    又不知经过几次加水，几次拖车，终于我们看到了人家，这意味着沙地恶梦快结束了，
于是我又返回到驾驶员的位置，没想到座椅已经禁不住折腾，彻底松动了，随着弯道的转向，

人跟座椅一并移动，无奈前面的队友已经走出很远，紧握方向盘，紧盯眼前的路，忽略闪过

的风景，忽略耳边的轰鸣声，只剩一个字：追。途中遇到几个危险的情况，都是冲破急弯，

由于驾驶经验不足，还曾经冲出赛道，要是比赛一定被判出局。不知开了多久，渐渐地头脑

有些发昏，又是一个小沙坡，开足马力冲了上去，而后面依旧是沙地，方向开始失控，车子

向左侧滑，而那边是立着圈围草场地水泥立柱，只听见咚咚咚三声巨响，夹杂着兔兔啊地惊

叫声，赶紧修正方向，顿时猜测着"完了，这回可要挂彩了，左膀子一定破了相"了，开出沙
地，不免得停车看看伤情，也许是吓晕了，半天没能下车，还是胡大下车瞧了瞧，"没事儿，
防滚架蹭破点皮，左前楣撞掉了一块"坐在驾驶室里的我决定还是把方向盘交回给胡大，我
得休息一下。 
    大陆迪再次受控于胡大，除了发动机得轰鸣声更大了，想必是排气管松动或开裂，更象
拖拉机了。但凭借着胡大精湛的驾车技术，大陆迪还是顺利地通过了剩下地一个个险关，我

不得不称他为胡大爷。 
    终于在天黑前，整个车队全部穿越浑善达克沙地，上了国道。剩下的 104公里公路赛还
算顺利，我的大灯半路上曾经眨了眨眼，之后再也没亮过，又是胡大凭借着丰富的夜路经验，

紧跟车队。就在我们超越一个个队友，重新排到老二不久，忽的发现头车叉子减慢了速度，

右后轮冒出浓浓的烟并伴随着强烈的胶皮味道，爆胎了，这离锡林浩特没多远了，到了到了

还给点插曲。 
    精神高度紧张，疲惫的睡了，眼前依旧是无尽的沙坡和土路。 
 
  2002年 5月 4日  锡盟―11连―锡盟 494公里 耗油 83升 
            车辆状况：4根全新减震完全断裂，左后轮胎爆裂，轮楣全部费掉，迫于安全。 
     早上早早的爬起来，借助拐弯抹角的一个朋友介绍，找到一个锡盟的修车铺，修了座
椅和排气管，换了油封，拆掉碍事的轴头离合器，又检查了底盘，还好没有大碍，今天依旧

是恶战一场。 
     返回旅店，大家加油的加油，修车的修车，约十点中再度出发。今天的目的地是边境



的 11连，往返 500公里，其中一百多柏油路面，剩下的是沙石土路与草原高速公路的混合。
公路赛段自然没什么问题，只是有些掉队，依旧是阎队一直在后面收尾，不时提醒我不要开

的太快，长时间超过 3000转，492发动机受不了。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就在快到阿巴嘎旗的时候，前队报告一辆北京的切诺基抛锚在
路边，阎队便留下来帮助解决问题，其余车辆在镇子中稍做休息。 
    约 12点，开始了后面的边疆行，目的地中蒙边境的 11连。出了镇子便是石子路，由于
风小，所以尘土很大，久久不能散开，车距在这时开始拉开，大坑小坑无数，有些地方的车

辙已经被轧得形成了深深的沟槽，旁边又有无数条新车辙在向前延伸，紧握方向盘的我顾不

上别的，一门心思盯准路况，在颠簸的路上飞驰着，经过两天的折腾，车里已经变得象个西

红柿罐头，所有的东西都变了位置，最颠簸的时候，后面的兔兔已经无数次"冲顶"，还曾经
被后面的储物箱砸个正着。 
    不知走了多久这样的路面，忽然眼前豁然开朗，一个大下坡，下面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小陆迪老梁已经英姿飒爽的冲在最前头，后面是一溜尘埃，随着叉子的一声令下，"快呀，
抓兔子呀"。一群恶浪疯子般的冲下陡坡，顺着尘埃的尾迹追去。 
    这时的路况好的很，草原高速坡度较缓，又没有石头，偶尔有个小坑，车子也就忽悠忽
悠的飘了过去，时速保持在 80左右，跑了一阵子，看见前面的叉子停车照相，也没看见示
意停车，于是继续追赶前车，在一马平川的草原上飞驰，感觉真的不错，十几台车从不同的

路线，向着相同的目的地狂奔着。路上又看见两台车停下了，因为看见前方的刘伟，于是停

也没停，继续开着，但后面一下子没车了，心里多少有些嘀咕，前面是个高坡，冲上去，终

于看见刘大人停住了，我也趁势收油，站到了一起。 
    这时整个车队已经被分割成几块，我所能目及到的有六台车，经过电台的联系，才发现
我们狂奔捕捉的猎物老梁早就在大伙不知不觉中停下了，只有我们这些傻冒在还在不知趣的

跑着，而且走了一条错误的路线，距离大部队直线距离 13.8公里。 
    于是听从阎队的指挥，所有 6 台车先集结在一起，根据大部队的坐标直插，胡大拿着
GPS 做导航，开始这些切切还踏踏实实跟在大陆迪后面，没多久便忘乎所以奔着一个方向
冲到了前面，我也有些着急，在追赶的过程中有几处纵道并线，车子颠簸的特别厉害，在一

处上坡的地方出现了一条小河，正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我忽然听见底盘有剧烈的撞击声，

而且不像石头的打击，因为从音量大小和发出的位置都很一致，于是我不安的问胡大，"这
有点不对劲吧"。于是停车检查，我的妈呀，减震带着固定在大梁上的爪一并耷拉着，随着
车子的颠簸，敲击着底盘。果然中了早上修车铺老板的话，没想到这么快就应验了。 
    拆吧，拿出工具，倒是也不费劲，加紧赶路。正准备直插小河时，后车通过对讲机告诉
我，大陆迪你后面怎么还多两只脚呀？下车一看，哈^_^，后面的两只减震也耷拉着呢，接
着拆。现在只剩左前减震了，车子的操控性大为降低，遇到坑坎，颠簸的厉害，好在 20的
钢板结构还算结实。而过河是由于择路不当，再度深陷泥潭，摆脱困境后我决定缴枪，胡大

坐到了我的位置，而为减轻车的自重，兔兔被转移到 5号切诺基上。 
    胡大将没有减震的大陆迪开的发了疯，我时不常的提醒他，"胡大爷，悠着点"，我是担
心没了减震，轮楣会蹭轮胎，实际上我当时已经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了，又走出约 10公里，
终于赶上大部队，第一件事就是下车检查轮胎，果然，外侧的字迹已经磨掉了一些，用手能

够感觉到侧面有凹凸的感觉，不能再这样疯狂的开了。我再次握住了方向盘，不紧不慢的跟

着大队，4500 停下来拍照，陈刚由于帮我拖车，所以落到后面，刚刚提起速度，就听见对
讲机离传来"什么，后传动轴掉啦，这有点不靠谱。"说话的是阎队，我以为是在开玩笑，后
面有阎队，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继续保持着匀速前进着，看到了远处的尘土延伸的方向似乎有房子，那应该是 11连
连部，也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而时间已经是下午 3点多了，一路上只顾开车，也没顾上吃



东西，忽的觉得有些饿了。 
    到了连部，显然我们的人有些多了，军营里依旧保持着特有的秩序和宁静，我们则将车
一一停好，等待后面的阎队。过了很久，阎队的车回来了，但只有一台车，车上似乎绑着什

么东西，走进一看，原来是根后轴，坏了，这回大家可都没心思考虑吃饭了，纷纷跑过来询

问情况，轴是已经变形了，据说是颠起来后，刚好落在一块不大的石头上，生生的给磕下来

的。大家一起出谋划策，既然一块进来的，就也要一块走出去，陈刚怕耽误大家时间，硬是

坚持要把后轴砸直，再凑活的开出去，但这种方案不靠谱，容易导致闸箱等更多部件的损坏，

阎队反对，但要是把车拖出去，这一百多公里的土路真不知道要拖到何时，同时大家也想出

了其他的办法，但一一的都被打上了叉子，最后还是决定要试试弄直后轴，看看能否凑活，

于是大家纷纷想辙，用千斤顶是可能的，关键是找到合适的基座，先是尝试用阎队的轮毂做

底座，但显然力量不够，于是又找营区内的石台，号称学工程力学的刘伟想出了一些办法，

我们则负责出力，经过众人的合谋，终于见了成效，基本复位，下面就看能否凑活的让车开

起来。 
    于是阎队再次带着伤残的后轴返回到坏车地点，其他人抓紧吃饭，我则趁势拆掉后面的
减震，而碍事的轮楣也在老梁的建议下，被踹掉了，当时场面极为火爆，这时候保证轮胎不

受磨损才是最重要的。天色已晚，估摸着明天凌晨能到锡林浩特就不错了。没过多久阎队带

回了坏消息，后轴的连接处已经完全变形，根本无法装上，只有一个办法，拖。 
    晚上七点我们终于出发了，天已经渐渐暗下来了，知道要走夜路，我已经将所有车辆的
前后灯擦拭了一遍，下坡不久，便到了坏车的地方，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大家停在陈刚的

车周围，用车灯照着，阎队将已经接了又接的拖车绳挂上陈刚的白切，这一挂，就意味着他

们有可能今天走不出去了，精通 GPS 的胡大再次发挥了作用，被请到了阎队的车上，负责
校对路线，我的车上则多了个从陈刚车上分下来的兄弟，叉子带着向导在前面领队，4500
负责断后，我则处在靠后的位置。由于昨天的增光器出了问题，所以我的大灯真是不给劲，

好在 4500灯光巨亮，我可以借些光。第一次夜间在荒郊野岭的地方开车，也顾不上太多，
紧盯前面的尾灯，隐约能看见眼前的车辙，而没了减震的大陆迪欢快的厉害，一路上蹦蹦跳

跳，有点收不住。经过一段土路，前车卷起的尘土令人觉得象进了澡堂，车箱里也尽是"泥
土芬芳"。精神高度紧张的我似乎也忘记了困倦，眼前的车辙如同列车进站前并线的铁轨，
无数条线交织在一起，可惜就是没有尽头，怎么也看不到月台。 
    对讲机已经快没电了，我们只能断断续续的听到阎队的声音，这已经令我们感到很是惊
奇，说明阎队离我们并不太远，他是如何在灯光不良的情况下，又拖着个残废跑的如此之快

呢？这个问题还是留到出去之后再找答案吧。 
    不知跑了多久，终于看到前面的尾灯在爬坡，我知道离柏油路不远了，应该还有 40公
里左右，那正是我们白天开始抓"兔子"的地方。但后面的路多为大石头路，我依然不敢掉以
轻心。车子在颠簸着，我的双眼圆睁着，路似乎依旧没有尽头。忽然听到左前那熟悉的金属

撞击声，"坏了，一定是那最后的减震再也受不了大陆迪的折磨，掉了"我用对讲机向叉子报
告了情况，4500也停下来询问情况，我麻利拿出工具开始拆减震，并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4个减震都掉完了，再也不会有减震掉了。上车继续追赶前队，石头越来越多，车子也越来
越颠，我也一直担心自己的轮胎，时刻注意着异响。路还再延伸，真不知道何时是个头，而

我自己也在提醒自己快出去了，一定要小心，可还是出了叉子，左后轮似乎不太对劲，有碾

胎的声音，赶紧停下来，我的妈呀，胎爆了，应该是石头扎的，前队在远处停了下来，我则

赶紧换胎，又是 4500和王龙昆过来帮忙，折腾了半天，总算换上了。于是更加小心的往前
赶路，4500 从我的右侧超了过去，看到他那儿的车辙比较深，便自作聪明的选择了旁边的
一条路，可走出没几米，发现不对劲，赶紧停下来，原来前面是绝路，这时 4500上的老王
也下来示意不能再走了，否则有可能掉下左侧的深沟，看了看路况，决定向右越过    一米



深的沟槽，挂上 4驱，缓缓的冲过了过去，还真的对得起我，总算上了正路。 
    赶上大部队，已经离白音图嘎不远了，可以看见灯火了，终于让我松了口气，后面的一
百多公里柏油路就好多了。就在我进入镇子，加入编队时，后面两辆切诺基忽的从我身边掠

过，定神一看，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是阎队他们，"没错，中间还有拖车绳呢"
我们总算踏实了。 
    由于大陆迪经过一番折腾，已经累得不行了，加上没了减震，在公路上不敢跑的太快，
整个车队也队不愿抛下我，都降低了速度，刘伟跟在最后，4500 特意装上了超亮后雾灯，
用以提醒我，保持着 70公里的时速奔驰着，中间几度我想把方向盘交给副驾驶小宿，但我
还是一再的问自己，倒要看看自己能不能坚持下来。前面 4500的尾灯加上后雾灯曾经被我
幻觉般的看成一个大惊叹号，大家都累了，叉子在这时唱起了歌，我已经记不得是什么歌了，

但却在关键时刻令我骨起了勇气，打起了精神，终于在凌晨 3点多，我们再次看到了灯火辉
煌的锡林浩特市。 
 
 
  2002年 5月 5日  锡盟―太仆寺旗 344公里 耗油 69升 
              车况：良好，右前加长后视镜颠裂，备胎架松动，右后轮刹车弹簧脱落，导
致制动轻度抱死 
    早上 6点多就爬起来，算了算只睡了 2个小时，但得把车修好，不然又得拖车队的后腿。
从新装了 4根 2020原配的减震，又检查了底盘，而昨夜的爆胎已经彻底报废，无奈只得找
了一条磨得没有任何花纹得具有典型内蒙风格得轮胎换上，虽然尺寸不完全一直，但好歹也

是圆的，真要是再爆一个胎，也能凑活的跑路。 
    上午十点大家都回来了，再次集结出发开向今天的目的地，达来诺尔湖，然后穿越草原
从 303国道到 207国道。 
    达来诺尔湖依旧象上次拜访她时阴晦着脸，大家纷纷开到水中冲浪，我也忍不住到里边
耍了耍，结果分电器进了水汽，被搁在水中十多分钟。"要是涨了潮，恐怕我的大陆迪可能
就变成了船了"陷在水中的我也在笑话自己的无知，好在没等涨潮，我就杀了出去，决定老
老实实的在岸边休息。午饭前阎队带着我们在布满沟壑和深坑的草场中来了场自由追逐赛，

很是疯狂，重新装上减震的大陆迪也老实多了，加上昨天艰苦的跋涉多少令我锻炼出了一些

经验，自然显得轻松一些，但也还是不免令后面的兔兔重温了昨日的恶梦。在湖边稍做休息，

我们重新返回到镇子上吃午饭，可就在出了草地的时候，忽的发现右后轮有异响，推测是刹

车鼓抱死或是其他什么的，结果找到镇子中唯一的修车铺还处理不了，于是叉子帮我将刹车

松了松，感觉不怎么蹭了，就先凑活着开着（回来后证明是鼓里的弹簧脱落，摩擦出的异响） 
    午饭后我们继续上路，穿过达来诺尔湖边的草场直插 207国道，由于草场已被圈围起来，
所以开始没能找到以前的车辙，经过短暂的迷茫与试探，阎队利用 GPS 直接指引方向，十
三台车各行其道向着阎队指引的方向驶去，渐渐的大家上了正道，而此时天空飘起了雨花，

略有些泥泞的路面对操控带来了一些影响，但大家还算欢快的驰骋在草原上，坐在驾驶员座

椅上的我似乎找到了感觉，方向盘在我的手中左右转动，车子在向前飞奔，只睡了两个小时

的我丝毫没感觉到困倦，午饭后的胡大本想在我的车上小憩一会，看到眼前的场面，不免的

手痒，于是主动要求上阵，可惜没开出多久，便上了公路，平稳无聊的行驶很快让胡大的瞌

睡虫开始活动，于是方向盘又回到了我的手中。雨渐渐小了，公路两边是半沙漠的景象，虽

然还有些树木，但有些地方还是可以看到漫上公路的细纱，实际上我们是在再度穿越浑善达

克沙地。 
    由于我的车速较慢，阎队负责跟在后面收尾，所以前队已经早已飞出了我们手台的接收
范围，只能通过阎队的车台间接段续的了解一些前面的情况，天色已经开始暗淡下来，路况



开始越来越坏，由于修路，基本上是在路基以下行驶，速度也只能保持在 30公里左右。冲
上一个土坡，看见小陆迪停在路边加油，估计没什么问题，我们就继续前进了，阎队则留下

来照看小陆迪，后来得知，小陆迪停下后，再也大不着火了，因为新装上的电瓶夹子是假货，

已经颠簸碎了。我则单车继续追赶前对，由于路况不佳，所以前队的速度也有所放慢，从对

讲机中可以感觉到我们越来越近了。 
    天完全黑了，中途在前队提到的加油站加了 50 块钱油，这时我们与前队的距离也就 2
－3公里，胡大则接过方向盘，再次在困难的时刻帮助了我。又行驶了半个小时，我们得知
刘伟的水箱漏水越来越严重，而另一台车的轮胎被轧爆了，大部队停了下来，大陆迪趁机赶

上了前队，并跑到了最前面，一下子我们成了头车，我责无旁贷的负责报告路况，"向右下
路基，注意大坑，向左上路基，注意急弯⋯⋯" 
    这样的路不知开了多久，胡大将我的大吉普也开到了极至，上坡下坡只是忽悠一下的事，
而对讲机里不时传来刘伟等三人掐表计时给水箱加水，随着经验的丰富，他们已经做到分工

明确，动作麻利，最终控制在 40秒钟完成所有从下车到上车的工作，大家也纷纷惊叹他们
的神速，但据说还是比 F1方程赛的工作人员略逊一筹，所以还是被当作后来聚会时的笑柄。 
    路虽然难走，但比起昨夜的狂奔已是强过百倍，不经意间，发现对面的车多了，路边也
有了树木和房屋，啊，终于快到尽头了，今晚的目的地太仆寺旗就在眼前，而此时车里响起

了许威的《执着》，"纵然是苍白憔悴，伤痕累累，可我知道我无法后退"，这也是越野者的
精神，而把伤痕累累用在我的大陆迪身上，恐怕是再贴切也不过了。 
 
 
  2002年 5月 6日  太仆寺旗―北京 304公里 耗油 43升 
                    车况：良好，备胎架螺丝脱落 
    昨夜睡的很沉，早上只是加满油箱，没有去修车，似乎还觉得少了什么事没干。 
   十点多，刘伟修好了水箱，大家按照出发时的顺序列队出发，镇子中的行人纷纷用惊异
的目光看着我们。对讲机再次传来阎队的声音，"兄弟们，咱们的车经过几天来的折腾，人
和车的状况都已经有所下降，咱们最后这一哆嗦了，一定是安全第一，慢点没关系，叉子一

定控制好车速"经过几十公里平坦的土路，我们上了公路，在赤城吃过午饭，一路上欢歌笑
语，除了下坝时走了些盘山道，让我有些紧张，一切顺利。我的大陆迪虽然经过一路的修补，

但还是坚持了下来，飞奔在八达岭高速上的车队保持队形，在经过一处隧道时，所有车辆一

齐鸣笛，各种喇叭的声音久久的响彻在隧道中，响彻在我的耳边至今另我难以忘怀。 
 
    后记：回来后的几天，每到晚上总在梦里握着方向盘，早上总是踩着刹车被我的闹钟惊
醒。大陆迪回来后直接进了医院，一个星期后才出院，又花去了我 1000圆人民的币，但我
所获得是用多少钱也买不到的。感谢阎队和叉子的照顾，感谢胡大在我最危急的时刻帮我摆

脱了困境，感谢所有队员的关心与帮助，我喜欢越野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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